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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我
喜
歡
書
。
」
毛
子
水
敎
授
笑
吟
吟
地
說
谘
。

在
學
術
圈
，
毛
敎
授
的
酷
愛
書
是
出
了
名
的
。
他
愛
買

書
，
也
愛
藏
霫
，
更
會
唸
書
。

一
襲
長
衫
，
一
把
布
傘
，
徇
僂
羞
背
，
甕
曲
着
腰
，
就

這
樣
，
毛
敎
授
時
時
出
現
在
一
間
又
一
間
的
書
攤
前
。

毛
太
太
張
蘭
英
女
士
也
說
：
「
他

沒
有
別
的
嗜
好

，
只

喜
歡
買
書
。
」

因
此
，
朋
友
、
家
人
和
學
生
，
都
一
致
稱
呼
他
爲
「
愛

書
的
毛
公
」
。

愛
書
的
毛
公

那
天
，
走
進
了
新
生
南
路
巷
中
的
毛
公
館
，
毛
敎
授
怡

然
地
坐
在
沙
發
上
，
而
椅
畔
、
壁
間
，
自
然
全
有
著
書
。

「
喜
歡
書
的
習
慣
，
我
是
從
小
就
養
成
了
。
」

他
特
別
強
調
，
「
我

喜
歡
書

，
並
非
唸
書
，
而
是
玩
書

。
」
在
玩
的
範
圍
中
，
他
喜
歡
宋
版
和
孤
本
。

「
中
國
的
祖
，
版
本
是
極
重
要
的
，
因
爲
，
古
書
的
刻

版
愈
古
，
愈
好
。
」

1

毛
子
水

一
生
沈
醉
在
古
籍
中
的

胡
有
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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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本
書
出
來
了
，
在
一
刻
、

再
印
，
又
印
之
下
，
必
會

有
錯
誤
和
遣
漏
。
而
最
早
的
刻
本
，

經
過
幾十
年
｀
幾
百
年

，
木
賦
早
就
爛
了
。
「
早
時
的
刻
本
，
印
的
本
子
必
然
不多

，

才
能
流
傳
下
來
，

當
然
，

這
些
初
刻
本
就
最
名
費
了
。
」

「
搜
集
初
刻
本
」
，
毛
敎
授
說
，
從
小
，
他
就
立
下
了

這
一
心
願
。

「
從
小
，
在
家
中
，
我
最
愛
翻
父
親
收
藏
的
文
獻
通
考

，
在
金
箋
考
中
記
載
的
全
是
古
書
的
書
目
，

書
中
所
列
，
我

是
愈
看
愈
有
興
趣

，
只
是
，

當
時
在
鄉
下
，
想
買
那
些
書
也

不
能
買
到
。
」

當
他
到
北
平
去
求
學
時
，
可
就
樂
了
。
「
北
平
，
做
過

中
國
五
、

六
百
年
的
都
城
，
在
那
兒
，
是
古
書
最
完
整
的
地

方
。
」在

北
平
一
住
幾
近
三
十
年
，
於
是
，
毛
敎
授
就
「
得
其

所
哉
」
的
成
天
逛
書
舖
。

離
開
北
平
已
經
快
三
十
年
了
，
毛
敎
授
眞
是
無
日
不
思

念
北
平
。
「
在
那
些
日
子
中
，
最
最
痛
快
的
事
就
是
找
古
書

，

買
古
書
。
」

「
北
平
還
有
一
個
好
處
，
那
兒
天
冷
，
好
藏
書
，
絕
不

必
擔
心
被
蟲
蛀
，

書
買
了
，
放
在
那
一
年
辶
兩
年
，
不
看
也

不
必
擔
心
事
。
」

就
由
於
北
平
好
藏
書
｀

好
買
書
，
他
說
：
「
我
生
平
最

喜
歡
北
平
，
主
要
的
原
因
就
在
此
。
」

摸
摸
身
旁
的
書
，
毛
敎
授
的
神
色
中
，
展
現
了
一
抹
無



• 93 • 

奈
而
神
往
的
情
緒
，
此
刻
，
他
的
思
緒
必
然
又
伸
向
了
「
那

一
大
批
逾
落
在
北
京
的
藏
書
」
上
了
。

「
那
時
·
我
並
不
全
找
古
版
的
書
買
，

我
買
的
全
是
我

自
己
喜
歡
唸
的
古
本
。
」

「
我
生
平
最
喜
歡
經
選
。
」
他
說
，

這
是
有
些
歷
史
脷

係
的
。
「
中
學
時
我
唸
到
章
太
炎
的
一
副
對
聯
，
『

浮
術
萬

端
，
不
如
說
經
之
樂
。
』
那
時
科
擧
已
經
廢
了
，
早
已
不
治

經
學
這

一
門
，
可
是
，
我
一
看
到
這
句
話
就
非
常
喜
歡
，
就

覺
得
學
經
是
極
有
趣
味
的
。
」

對

「
學
術
萬
端

，
不
如
說
經
之
樂
」
這
句
話
欣
貲
不
已

的
另
一
理
由
是
：

「
當
時
，

我
很
崇
拜
章
太
炎
，

那
時
革
命

風
氣
盛
行
，
對
章
太
炎
的
話
也
就
更
信
服
了
。
」

由
於
這
一
緣
故
，
到
了
北

平
，

進
的
雖
是
北
京
大
環
數

學
系
，
可
是
，

整
天
逛
書
舖
，
採
購
的
全
是
智
學
。

這
一
生
他
最
得
急
的
事
的
：

「
凡
是
能
得
到
的
，
財
力

可
以
買
的
，

我
都
買
全
了
。
也
可
說
，

經
學
的
初
刻
本
，

全

買
齊
了
。「

可
惜
，
這
些
書
如
今
全
留
在
北
平
，

一
部
也
沒
有
帶

出
來
。
」
說
完

，
他
輕
輕
地
低
嘆
了
一
聲
，

嘆
盤
中
蘊
含
的

無
奈
，
傷
感
和
擬
念
，
一
絲
絲
的
情
鍺
，
就
那
樣
的
飄
散
出

來
。

從
民
國
二
年
到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間
，
整
整
的
三
十
六
年

裏
，

除
了
到
昆
明
的
八
年
，
以
及
到
德
國
留
學
的
七
年
，
二

十
多
年
來
，
他
就
徇
祥
在
故
國
山
水
中
，
也
流
連
在
古
舊
書

坊
間
，
那
長
段
快
樂
的
陶
醉
的
日
子
，
對
八
十
多
歲
的
毛
敎

授
來
說
，

箕
是
如
雲

：
如
煙
，
他
有
着
說
不
出
的
慨
念
。

「
在
德
國
的
七
年
，
我
也
是
全
買
書
。

「
當
然
，

在
德
國
我
沒
有
買
中
國
經
害
的
機
會
，
買
的

都
是
有
關
數
學
的
書

。
」

下
了
課
，

就
逛
書
攤
，

買
到
一
本
好
書
，
就
拾
進
一
分

快
樂
。

「
我
記
得
有
囘
我
買
到
一
本
書
，
難
得
又
有
趣
。
」

在
書
店
中

，
他
看
到
一
篇
數
學
大
家
L
a
nt
o
r
的
論
文

，

而
下
端
右
角
却
有

D
e
d
e
k
i
n
d的
名
字
。
「
他
們
兩
人

都
是
十
九
世
紀
下
半
期
，
德
國
最
有
創
造
力
的
數
學
家
，
因

此
，
一
本
書
上
竟
有
兩
位
專
家
的
簽
名
，

這
是
極
富
趣
味
的

°

」

「
中
國
對
西
洋
科
學
的
接
觸
，

是
以
數
學
爲
最
早
，
數

學
中
，
又
以
幾
何
原
本
爲
最
早
。
」
有

一
次
，
在

一
本
書
目

上
，
毛
敎
授
看
到
一
本
書
，

就
是
當
年
利
馬
竇
翻
譯
到
中
國

的
幾
何
原
本
。
「
我
看
售
價
才
十
七
馬
克
，
當
時
我
想
，
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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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能
，
訂
價
太
便
宜
了
，
三
、
四
百
年
前
留
下
的
版
本書
，

怎
會
只
舐
十
七
馬
克
。
」

所
幸
，
他
眞
的
寄
鉸
去
買
了

，
結
果
，
書
商
也
把
需
寄

了
來
，
只
是
，
他
們
特
別
附
筆
，
書
價
眞
的
寫
錯
了
，
原
價

應
該
是
盡
價
的
六
倍
才
對
。
」

「
打
開
書
－
君
，
的
的
確
確
，
就
是
中
胭
幾
何
原
本
翻

譯
的
根
據
。
」
毛
敎
授
說
，
當
時
他
好
快
樂
。
「

l這
就
是
買

書
的
快
樂
處
。
」

毛
太
太
在
一
篇
「
愛
書
的
毛
公
」
的
文
章
中
，
曾
經
生

動
地
描
述
過
毛
公
瞄
書
的
點
點
滴
滴
：

「
他
沒
有
別
的
嗜
好
，
只
菩
歡
買
書
。
每
次
從
闞
外
寄

到
的
書
目
，
都
仔
細
翻
閱
。
要
買
的

書

，
用
紅
筆
在
旁
加

圏
，
一
本
書
目
看
完
選
完
，
他
把
要
的
重
新
選
擇
，
圏
外
再

加
圈
。
幾
本
書
目
看
完
選
完
，
他
把
要
買
的
書
目
抄
在
紙
上

，
在
雙
圈
旁
角
加
另
外
的
記
號
；
有
這
個
另
外
記
號
的
，
是

第
三
次
選
定
的
。
他
把
這
個
書
目
帶
去
學
校
，
請
人
爲
他
打

字
，
寄
函
國
外
購
買
，
幾
星
期
後
，
囘
信
來
了
，
他
能
買
到

的
，
當
然
高
興
非
凡
；
有
時
一
本
也
買
不
到
，
已
給
他
人
捷

足
先
得
了
。
他
雖
然
花
了
很
多
稍
神
和
時
間
，
却
不
會
感
到

沮
喪
。
依
然
很
高
興
地
說
：
『
可
見
英
雄
所
見
略
同
；
好書

總
是
有
人
買
的
！
』
」

他
的
朋
友
黃
得
時
敎
授
也
說
：
「
毛
敎
授
逛
舊
書
攤
，

但
並
不

一
定
買
書
，

苞
盡
擷
主
人
，

看
到
他
來
了
，
就
引
以

爲
榮
。
」

在
豪
北
的
苞
書
攤
中
，
他
曾
爲
買
到
一
本
罕
有
書
而
樂

，
也
會
爲
了
一
本
失
之
交
臂
的
好
書
而
懊
惱
多
時
。

「
記
得
，
有
次
到
一
家
熟
書
店
，
店
主
告
訴
我
，
有
本

鮑
刻
的
聊
齋
誌
異
，
這
本
知
不
足
齋
的
書
，
是
頗
難
得
的
，

只
是
，
我
打
開
書
，
發
現
書
的
每
一
頁
都
散
開
了
，
一
想
，

在
豪
北
又
找
不
到
好
的
釘
書
技
術
，
迴
疑
了
片
刻
，
我
還
是

放
下
走
了
。
」

囘
到
家
，
愈
想
愈
念
念
不
忘
那
本
書
，
可
惜
，
再
去
時

，
店
主
說
，
書
已
經
被
一
位
日
本
人
買
走
了
。
「
想
起
來
，

我
就
懊
惱
，
到
現
在
，
依
然
是
念
念
不
忘
。
」

有
次
到
日
本
旅
行
，
他
依
然
是
大
逛
書
店
。
在
東
京
，

他
買
到
了
一
本
明
刻
的
水
經
注
箋
，
高
興
萬
分
，
立
卽
寫
信

告
訴
當
時
正
在
美
國
從
事
水
經
注
研
究
的
胡
適
博
士
，
胡
先

生
聽
說
後
，
立
卽
要
求
毛
敎
授
寄
給
他
。
「
他
寄
了
一
張
支

票
給
我
，
我
還
賺
了
一
些
。
現
在
這
本
水
經
注
箋
還
存
在
胡

適
紀
念
館
中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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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到
買
書
的
樂
趣
，
他
常
常
說
：
「
你
知
道
，
我
現
在

最
想
做
的
是
甚
麼
嗎
？
我
想
找
個
好
天
氣
，
逛
一
整
天
的
書

店
過
過
痛
。
」

已
經
八
十
多
歲
的
他
，
身
體
可
眞
健
朗
，
微
紅
的
面
龐

，
溫
文
的
氣
質
，
就
這
樣
，
只
要
天
好
，
他
就
必
定
去
逛
書

攤
，
買
好
書
，
也
可
說
，
他
已
經
買
了
六
十
多
年
的

「
書
」

，
對
一
位
愛
書
的
人
來
說
，
這
該
是
極
過
癮
的
一
生
。

從
數
學
到
經
學

認
識
毛
敎
授
已
經
十
多
年
了
，
初
初
採
訪
他
時
，
總
以

爲
這
位
國
學
大
師
必
然
是
學
中
文
的
。
誰
又
想
得
到
，
他
竟

是
北
京
大
學
數
學
系
的
高
材
生
。

記
得
，
每
每
與
沈
剛
伯
敎
授
或
是
李
濟
敎
授

聊
天
時
，

他
們
總
會
提
到
「
毛
公
」
，
大
家
總
都
說
，
他

書
讀
得
勤
，

古
書
又
鑽
得
深
。

那
天
，
我
就
特
別
請
他
談
談
他
的
求
學
經
過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在
中
學
時
受
到
章
太
炎
的
影

響
，
立
志
要

讀
經
學
，
可
是
，
那
時
科
擧
已
經
停
了
，
不
過
，
京
師
大
學

堂
遠
開
有
罷
學
鬥
。
等
到
我
中
學
畢
業
，
那
時
已
是
宜
統
三

年
，
武
昌
起
義
已
經
開
始
了
。
到
民
國
二
年
，
我
考
京
師
大

學
堂
時
已
經
沒
有
經
學
門
了
。
」

「
沒
有
了
經
學
，
文
學
我
又
不
願
進
，
這
時
，
想
想
與

經
學
最
有
關
的
科
學
就
是
數
學
。
」

「
京
師
大
學
堂
又
改
爲
北
京
大
學
，
我
填
的
志
願
就
是

天
算
門
，
後
來
又
改
稱
爲
數
學
系
，
不
過
，
課
餘
我
自己
自

然
是
唸
經
學
。
」

唸
經
學
，
第
一
部
該
誼
的
是
詩
經
。
「
而
第
一
部
刻
版

的
詩
經
是
陳
奐
的
詩
毛
傳
疏
。
當
時
我
到
書
店
去
買
，
可
惜

買
不
到
，
跑
了
好
幾
趟
才
買
了

一
本
翻
刻
的
，
書
價
是
便
宜

，
不
過
我
不
滿
意
，
後
來
，
花
了
不
少
時
間
才
買
了
一
本
原

刻
的
書
。
」

「
在
大
學
時
，

我
詔
書
的
唯
一
願
筌
是
：
我
一
切
所
要

的
書
必
須
是
原
刻
本
，
清
楚
又
靠
得
住
。
」

「
唸
經
書
，
不
能
不
通
說
文
，
講
文
字
的
書
，
最
早
的

是
說
文
解
字
，
其
中
又
以
經
齣
樓
藏
版
的
說
文
解
字
注
最
好

，

這
部
書
，
我
這
一
生
中
眞
不
知
買
過
了
多
少
部
。
」

「
除
了
通
說
文
，
唸
經
書
，
還
必
須
要
知
這
中
國
古
代

的
天
文
和
曆
法
才
行
。
」

說
到
這
裏
，
毛
敎
授
說
，
唸
論
語
，
也
不
能
不
懂
天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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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北
京
大
學
數
學
系
畢
業
後
，
他
獲
得
機
會
到
德
圀
留

學

。
他
舉
了
這
樣
例
子
：

「
吾
豈
袍
瓜
也
哉
，
焉
能
絜
而
不
食
。
」

「
這
句
話
中
，
袍
瓜
，
在
古
時
均
解
釋
爲
地
上
的
瓜
，

實
際
上
是
天
上
的
星
名
。
」

「
在
論
語
的
各
項
註
本
中
，
只
有
梁
朝
皇
侃
註
，
才
說

明
袍
瓜
爲
星
名
，

這
部
書
原
在
中
國
，
到
了
宋
朝

，

只
見
到

書
名
，
很
少
看
到
這
本
書
，
但
是
日
本
卻
有
，

直
到
清
朝
康

熙
年
間
，
杭
州
一
位
商
人
將
它
帶
囘
來
，
乾
隆
年
間
印
出
才

有
了
這
本
書
。
」

他
認
爲
，

談
經
學
，

或
是
研
究
論
語
，
都
必
須
讀
文
字

學
，

天
文
曆
法
，
此
外
更
應
該
加
入
人
情
和
世
故
，
他
說
：

「
常
有
人
讀
通
了
書
，
有
人
不
通
，
這
就
是
腦
筋
的
清
楚
和

不
清
楚
的
區
別
處
。
」

他
常
說
，
一
個
眞
正
會
證
書
的
，
必
須
能
啓
分
辨
「
沙

」
和
「
金
」
的
不
同
，
這
樣
，
才
能
從
沙
中
捒
金
。

敎
書
的
樂
趣

在
德
國
的
那
些
年
，
他
將
時
間
投
注
到
科
學
史
的
研
究

上
。
「
因
此
，

我
囘
圈
來
，
就
在
北
大
講
科
學
史
和
史
記
，

來
臺
問
後
，
就
在
豪
大
開
論
語
、
昭
明
文
選

、

和
孟
子
等
。

」

在
北
平
大
學
和
西
南
聯
大
的
執
敎
歲
月
以
外
，
他
在
臺

大
整
整
敎
了
廿
四
年
，

退
休
以
來
的
這
些
年
，
他
每
週
分
別

到
輔
仁
大
學
和
豪
大
中
文
研
究
所
去
講
課
。

退
休
以
前
，
他
一
直
住
在
溫
州
街
。

溫
州
街
的
噩
大
敎
授
宿
舍
，
已
是

一
棟
苞
的
日

本
式
木

屋
，
一
進
玄
腕
，
靠
左
肩
邊
的

一
間
就
是
他
的
書
房
。

霫
房
中
的
害
可
是
佰
〈
多
，

書
架
上
放
滿
了
不
說
，
屋
子

的
中
問
也
全
堆
置
着
盡
，
莘
着
那
層
層
疊
疊
的
書
，
我
常
想

，

這
麼
多
的
書
，
怎
麼
拿
、

怎
麼
濯
。

常
常
，

在
訪
問
中
，
他
想
起
了
書
中
的

一
句
話
，
他
會

走
到
書
堆
之
前
，
東
抽

1
本
，

西
拿
一
冊
，
他
所
要
的
字
句

就
在
手
抽
的
書
中
了
。

．

從
北
大
、
西
南
聯
大
到
臺
大
，
他
一
直
是
學
生
尊
崇
的

老
師
，
敎
學
認
眞
，
學
識
淵
博
，
是
他
受
歡
迎
的
原
因
，
而

純
樸
豐
厚
，
怡
然
自
得
，
又
是
他
受
崇
敬
的
地
方
。

莢
得
時
敎
授
曾
說
，
毛
敎
授
的
學
問
極
爲
淵
博
，
他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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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的
課
程
也
多
，
他
敎
學
的
時
候
，
總
是
先
指
點學
生
做
學

問
的
方
向
與
方
法
，
很
少
在
黑
板
寫
，
他
說
在
黑
板
寫
字
，

議
學
生
抄
，
就
活
像
在
抄
字
典
。
學
生
做
學
問
就
該
靠
自
己

去
開
拓
｀
耕
耘
，
從
書
中
去
尋
找
屬
於
自
我
思
考
的
方
法
，

而
不
是
活
在
別
人
的
影
子
裏
。

「
一
個
讀
書
人
，
如
果
不
能
自
我
思
考
，
自
我
判
斷
，

那
麼
書
唸
得
再
多

、
再
好
也
沒
有
用
，
那
就
是
死
讀
書
。
」

黃
敎
授
又
說
：
一
個
老
師
對
學
生
的
影
響
力
可
分
兩
方

面
，

一
是
學
問
思
想
方
面
的
，
另

一
是
人
格
品
德
方
面
的
，

而
毛
敎
授
所
綻
啓
出
來
的
智
惹
光
芒
，
已
在
我
們
遼
澗
的
學

術
天
空
上
，
劃
下
了
多
彩
多
姿
的
痕
跡
，
可
是
他
對
學
子
們

人
格
品
德
的
陶
冶
，
其
影
響
力
可
能
遠
甚
於
學
問
思
想
方
面

，
尤
其
是
他
與
人
無
爭
，
堅
守
崗
位
的
做
事
糖
紳
。

對
於
敎
書
，
毛
敎
授
認
爲
，
是
除
了
買
好
書
，
贖
好
書

之
外
，
人
生
的
另

一
樂
趣
。

「
我

一
直
認
爲
，
敎
書
應
該
是
種
義
務

，
而
不
該
是
種

職
業
。

」
他
說
，
年
輕
時
，
只

一
股
勁
地
搜
購
書
。
「
那
時
，
一

直
想
，
大
學
畢
業
後
，
把
這
些
書
運
囘
浙
江
老
家
，
痛
痛
快

快
地
讀
一
生
。
」

「
沒
想
到
，
大
學
還
沒
畢
業
，
中
國
的
經
濟
狀
況
就
變

了
，
以
前
那
種
，
收
點
租
，
守
着
祖
產
過
一
輩
子
的
日
子
遠

了

，
更
沒
想
到
，
我
竟
靠
敎
書
過
了
一
輩
子
。
」

六
十
多
年
前
，

悠
遠
的
日
子
中
，
住
在
寧
靜
的
家
園
中

，
不
事
生
產
的
證
書
人
，
可
以
心
無
旁
鶿
地
鎮
在
古
籍
中
神

遊
一
生
，

「
唉
！
」
他
長
長
地
嘆
了
一
磬
，

一
個
長
長
而
飄

渺
的
夢
，
就
這
樣
地
去
了
。

「
一
個
人
對
知
識
的
慾
窰
，
這
就
是
一
種
快
樂
。
」

「
一
個
人
總
希
望
得
到
多
些
同
學
，
更
渴
盼
交
得
到
些

知
－
音
。
」

忠
恕
的
運
用

朋
友
們
常
說
：
「
毛
敎
授
是
北
大
敎
授
的
典
型
。
」

樸
賀
、
溫
文
辶
好
學
而
敦
厚
，
這
是
當
年

「
北
大
」
人

的
風
骨
，
而
廿
多
年
來
，
毛
敎
授
就

一
直
這
樣
保
持
着
，
無

論
時
光
的
流
逝
，
不
管
風
尙
的
演
變

，
他
，
就
是
他
，
不
變

，
也
不
改
，
因
此
，
學
術
界
的
友
人
都
願
接
近
他
，
從
他
身

上
去
重
溫
那
分

「
熟
識
感
」
。

我
曾
問
過
毛
敎
授
，
．他
的
人
生
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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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說
：
「
做
人
的
道
理
是
干
頭
萬
緒
的
，
不
過
，
照
孔

夫
子
的
說
法
又
很
簡
單
，
『
吾
道
一
以
貫
之
』
，
因
此
，
夫

子
之
這
忠
恕
而
已
。
」

毛
敎
授
說
：
忠
恕
，
我
以
爲
做
人
道
理
就
不
過
如
此
了

。

r
體
諒
別
人
，
對
別
人
視
爲
自
己
一
般
。
」

「
己
所
不
欲
，
勿
施
於
人
。
」
這
是
至
理
明
言
。
他
說

：
「
世
界
上
的
宗
敎
，
無
論
是
馬
太
福
－
音，
或
是
佛
經
，

歸

根
究
底
，
任
何
敎
義
必
然
是
符
合
這
句
話
的
。
」

他
也
常
說
：
「
一
個
人
難
免
在
無
心
無
意
中
，
做
出
不

高
明
的
事
來
，
這
是
人
性
，
爲
什
麼
要
老
記
着
別
人
的
缺
點

呢
？
」淡

泊
和
豁
逹
，
是
他
心
境
的
寫
照
，
就
這
樣
，
他
逍
遙

在
古
籍
中
，
也
徇
祥
在
人
生
的
旅
途
上
，
他
滿
足
復
快
樂
。

他
說
：
「
我
多
想
完
成
一
件
心
願
哦
！
」

論
語
今
註
今
譯
，
是
他
晚
年
的
著
作
，
記
得
，
他
擁
着

一
大
疊
這
書
的
校
稿
時

，
那
分
戰
戦
兢
兢
，
憐
惜
疼
愛
的
神

色
，
眞
令
人
起
敬
。

「
我
想
，
完
成
翻
譯
歐
幾
里
得
著
的
幾
何
原
本
的
心
願

°
」

這
本
幾
何
原
本
，
毛
敎
授
說
：
「
這
是
世
界
最
古
的
敎

L- 科
書
，
我
國
譯
本
，
遠
在
明
朝
萬
曆
年
間
就
出
版
了
上
冊
，

清
咸
豐
年
間
又
翻
譯
了
下
冊
。
」

抗
戰
時
，
毛
敎
授
曾
譯
過
六
卷
，
因
此
，
他
一
直
有
個

心
願
：
在
有
生
之
年
，
一
定
要
用
白
話
文
譯
一
遁
。
「
翻
譯

的
目
的
，
不
是
爲
了
賀
用
，
而
是
湝
於
歷
史
的
腳
係
。
」

那
天
，
他
很
感
慨
地
說
：
「
我
年
紀
大
了
，
只
怕
無
法

做
了
。

」
他
說
：
「
年
紀
大
了
後
，
我
覺
得
記
憶
力
比
從
前
差
了

，
專
門
的
學
間
沒
法
做
了
，
不
過
，
普
通
常
識
反
而
清
楚
多

了
。

他
笑
着
說
：

「
現
在
，
比
年
輕
時
，
偏
見
要
少
多
了
。

他
儘
管
說
着
老
，
可
是
，
每
當
他
拿
着
傘
，
徇
懊
着
背

，
一
早
出
門
去
逛書
店
時
，
他
的
步
履
、
他
的
胂
態
，
依
然

健
旺
，
也
依
然
有
勁
。

愛
湛
的
毛
公
，
就
這
樣

，
愉
悅
而
有
得
地
享
受
了
六
洶

七
十
年
質
書
、
讀
書
、

敎
書
和
寫
鹵
的
快
樂
，
過
了
紮
紮
究

賓
「
與
苫
爲
伍
」
的
一
生
。




